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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争 迷 雾 ”是 指 战 争 中 存 在 的

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状态，是研究

战争、打赢战争不能回避的问题。随

着 信 息 获 取 与 处 理 技 术 装 备 的 广 泛

运用，现代战场上传统“战争迷雾”不

断减少，但新军事变革引发作战形态

发 生 深 刻 变 化 ，使 得 战 场 新 的“ 战 争

迷雾”不断增加且较以往变得更加复

杂。厘清现代“战争迷雾”之变，对于

指 挥 员 驾 驭 战 场 的 不 确 定 性 并 夺 取

战场主动权有着重要意义。

多域并存加深“战争迷雾”。作战

域是作战活动的界限和范围，随着新

技术的发展应用，作战域在不断拓展，

从单域到多域、从传统到新兴，既包括

传统陆、海、空三维作战域，也覆盖了

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等更多更广范

畴，多态多域并存成为常态，战场感知

任务剧增、难度加大，使得现代战争变

得更加扑朔迷离。同时，未来战争中

作战体系各要素环环相扣、相互影响，

各种关系复杂叠加，复杂系统任何一

个微小变化，即便是看似平常的一个

作战单元被毁，或一次小规模作战行

动，都可能造成“蝴蝶效应”，带来战场

态势的非线性跃变，对战局产生颠覆

性影响，导致“黑天鹅”“灰犀牛”事件

频发，由此引发更多“战争迷雾”。

新兴技术加大“战争迷雾”。战场

对抗，如若在严格保密、毫无征兆的情

况下首次运用一项新技术或一件新武

器 ，往 往 能 让 对 手 防 不 胜 防 、束 手 无

策。新兴技术和装备运用的不可预知

性和突然性，为战场蒙上了新的“战争

迷雾”。当前，军事领域新兴技术日新

月异、层出不穷，武器装备迭代更新周

期大大缩短，新型武器装备不断问世、

快速运用，将技术突袭凸显到前所未见

的程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兵力运

用多变带来的“战争迷雾”，隐身化、微

型化、精确化、智能化、远程化、全天候

的技术装备和武器平台的运用，将极大

增加未来“战争迷雾”。尤其是新兴技

术武器装备中最具活力的智能武器，具

有自主决策和行动能力，有时甚至能超

越人类认知而进行自主作战，使得战场

情况更加难以预测和掌控。

数据过载加剧“战争迷雾”。在传统

作战中，往往因为信息缺乏而产生“战争

迷雾”，而随着战场数据呈爆炸式增长，数

据信息量急剧增加，重复、冗余、异构的数

据越来越多，有用信息“浓度”逐步下降，

“价值密度”不断减缩，无效信息逐步“泛

滥”。以往信息缺乏问题已经逐步被信

息数据过载取代，爆炸式增长的海量战

场数据，对思维带宽有限的人脑和计算

平台算力都是极大考验，指挥主体越来

越难以有效应对庞大的“数据洪流”，要想

在海量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更是

难上加难。战场非但没有因为信息增多

而更加“透明”，反而战场“雾更浓”，给理

解、判断、决策过程带来极大困难，由此引

发的不确定性将成为产生新“战争迷雾”

的重要诱因。

信息瞬变加速“战争迷雾”。随着

战场机动能力、指挥控制能力、远程打击

能力等作战能力的提升，现代战争作战

双方博弈过程中，定下决心快、部署调整

快、机动打击快、资源流转快，交战胜负

成败就在分秒毫厘之间，呈现“即时秒

杀”态势。战场信息获取是否及时适时

将造成信息迷雾，受制于情报侦察手段、

指挥员理解和认知能力、指挥平台情报

信息分析算法算力等因素，作战中得出

的情报分析产品往往滞后于战场最新变

化，如获至宝的情报信息往往成为“旧

闻”，“山那边的情况”往往是“明日黄

花”，情报信息的价值骤减。由此可见，

“时间差”将成为新的限制性因素，快速

变化的战场与情报获取处理运用能力形

成新的矛盾，“战争迷雾”有增无减，给指

挥员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欺骗伪装加重“战争迷雾”。“假作

真时真亦假”，现代信息欺骗伪装技术

获得极大发展，特别是隐身技术、电子

干扰与反干扰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敌

方目标更加难以发现和识别，为战场隐

真示假和欺骗伪装提出了新手段。错

误信息、失真信息等导致战场真伪信息

难辨，甄别处理困难，给战场带来了新

的“战争迷雾”，让人更加捉摸不透。在

近几场局部战争中，有的国家采用深度

欺骗伪装技术，发布虚假消息，干扰对

手判断，影响了战争进程和走势。特别

是随着智能化作战平台的广泛运用，体

系对抗博弈将更加复杂多样，海量信息

生成以及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使虚

假信息充斥战场，极大增加了信息获

取、理解判断、处理运用的难度，各方进

攻、防护、伪装和欺骗等行动不断交叉

重合，“战争迷雾”重重，让获取真实敌

情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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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

化智能化演进，面对体系对抗、多域融

合、智能无人等特征叠加的现代战场，

科学高效的指挥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

关键所在。指挥员只有不断强化正确

的指挥意识，才能提升指挥质效，进而

赢得战场主动、夺取战争胜利。

“ 用 势 ”意 识 。“ 善 战 者 ，求 之 于

势。”“势”是一种无形的作战能量，用

好势能够在战争博弈中处于主动地

位，进而制敌胜敌。当前，军事科技的

发展，驱动着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

不断演进，新的“势场”正在形成。只

有重视用势、善于用势，察势、蓄势、用

势，创新运用制胜战场的武器装备、作

战力量和战略战术，方能做到应势而

动、因势而变、以势制胜。

“体系”意识。“最伟大的力量是

同心合力。”现代战争是体系和体系

的对抗，基本作战形式为联合作战。

只有始终抓住作战体系构建这个根

本，充分认识和适应现代作战体系的

开放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强化

综合对抗、整体制胜观念，增强融入

体系、利用体系、服务体系的意识和

能力，自觉在大体系的全局中筹划组

织自身力量运用，才能使各个时空、

各种力量、各类行动紧密衔接、高效

联动、互补增效。

“庙算”意识。“夫未战而庙算胜

者 ，得 算 多 也 ；未 战 而 庙 算 不 胜 者 ，

得算少也。”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的 来 临 ，战 争“ 庙 算 ”越 来 越 复 杂 。

只 有 在 思 想 上 重 视“ 庙 算 ”，善 于 借

助 智 能 化 指 挥 控 制 系 统 ，通 过 未 战

先算、战前精算、战中妙算，对“为什

么”“怎么打”等问题形成正确判断，

并 精 拟 、精 算 、精 评 作 战 方 案 ，才 能

确 保 作 战 的 科 学 性 和 战 术 的 合 理

性 ，达 成 以 最 佳 资 源 配 置 和 最 小 作

战损耗取得胜利。

“应变”意识。“兵无常势，水无常

形。”变是战场永恒不变的特征，现代

作战多元一体、多域融合、多维并行，

技术更加先进、战场更加透明、对抗

更加激烈、态势更加多变。对此，指

挥员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也需要

丰富的想象力，还需要极强的战场应

变意识，能够全程掌握敌情和态势变

化，在作战中灵活应变制敌，做到敌

变 我 变 、先 变 于 敌 ，“ 致 敌 而 不 致 于

敌”。

“简约”意识。“兵贵胜，不贵久。”

兵贵神速是自有战争以来的一条军事

通则，也是作战取胜之要。这就要求

尽可能压缩己方的作战循环周期，在

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上快于敌人。现

代作战进入“秒杀”时代，实现快速高

效决策指挥，就要优化指挥控制系统，

充分运用先进指挥手段，剔除不必要

的指挥流程，精简指挥口令和作战文

书，大幅压缩信息流转和作战循环用

时，从而“以简生快、以快制胜”。

（作者单位：武警兵团总队）

强化指挥的“五种意识”
■刘利军 张震紫

强调“兵权贵一”

军队是以暴力手段执行政治任务

的武装集团，自产生之日起就强调领导

权和指挥权的集中统一。学界通常认

为，夏代是中国军事史的开端，禹征三

苗时所统领的军队“济济有众，咸听朕

言”，从一个层面反映了当时军队高度

集权的治理程度。启征有扈氏，严肃要

求官兵“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

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

命”，强调必须服从指挥。为完善一元

化的军队领导体制，西周时就建立了全

国 最 高 军 事 管 理 机 构 制 度 —— 司 马

制。大司马“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

受天子之命统管全国的军政，“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吴子》讲：“兵权贵一。”

《六韬》讲：“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中

国 古 代 治 军 史 告 诉 我 们 ：军 权 集 中 统

一是军队能打胜仗和国家政权稳定的

重要条件。我们党从独立创建人民军

队 之 初 ，就 强 调 党 对 人 民 军 队 的 绝 对

领 导 ，并 将 之 作 为 立 军 之 本 、建 军 之

魂 ，成 为 我 党 我 军 政 治 特 质 、根 本 优

势。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兵权贵

一”中汲取传统智慧，维护新时代人民

军 队 的 高 度 集 中 统 一 ，既 充 分 发 挥 坚

持 党 对 军 队 绝 对 领 导 的 政 治 优 势 ，为

军 事 治 理 、能 打 胜 仗 提 供 根 本 政 治 保

证 ，又 通 过 军 事 治 理 使 党 对 军 队 绝 对

领 导 的 制 度 机 制 更 加 完 善 ，确 保 枪 杆

子永远听党指挥。

注重“齐众以律”

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中国历

史上的岳家军、戚家军都以纪律严明著

称。中国传统军事治理文化历来强调

治军从严，古人早在商周时期就对军队

严守纪律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周

易》说：“师出以律，否臧凶。”就是说，军

队打仗要执行严格的纪律，如果不遵守

纪律，就会带来凶险。《军志》讲：“止则

为营，行则为阵。”古代治军还特别强调

用信赏明罚来整肃军纪。《孙子兵法》把

“赏罚孰明”作为胜败的“五事七计”之

一 。《六 韬》有 言 ：“ 赏 如 高 山 ，罚 如 深

溪。”又言：“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

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说的都是同

样的道理。我们党历来把从严治军作

为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全面加强军

事治理，应从“齐众以律”中汲取宝贵经

验，执行自觉严格的纪律，以严正纲纪，

以严肃军威，以严出战斗力。

推崇“爱兵恤兵”

中国古代治军受剥削阶级意识形

态影响，总体上要求“立贵贱之伦经”，

在军队成员中树立尊卑观念，“上下不

可相侵”。但为了赢得兵心，取得作战

胜 利 ，不 少 将 领 都 有 爱 兵 恤 兵 的 带 兵

传统。《诗经》中讲：“岂曰无衣？与子

同 袍 。”《孙 子 兵 法》指 出 ：“ 视 卒 如 婴

儿，故可与之赴深溪 ；视卒如爱子，故

可与之俱死。”孙子认为，为将的要求

是“智、信、仁、勇、严”。这里的“仁”，

主要是指对部下真心关爱。战国时期

军事家吴起说：“不和于国，不可以出

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

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吴 起 爱 兵 如 子 ，“ 与 士 卒 最 下 者 同 衣

食 ”，得 士 卒 心 ，士 卒 甘 愿 为 之 赴 死 ，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

则钧解”。诸葛亮说：“军井未汲，将不

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燃，

将不言寒 ；军幕未施，将不言困 ；夏不

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这方面的

古 训 很 多 ，说 的 都 是 培 养 官 兵 友 爱 之

情。坚持官兵一致是我军政治工作三

大 原 则 之 一 。 全 面 加 强 军 事 治 理 ，应

从“爱兵恤兵”中汲取传统美德，巩固

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 系 ，把 一 切 国 防 和 军 队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积 极 力 量 充 分 调 动 起 来 ，使 一 切 聪

明才智充分涌现出来。

讲究“备战求胜”

军队的使命在打仗，军队的价值在

打胜仗。历代治军思想都强调围绕打

胜仗建军治军。《商君书》指出：“国之所

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孙子兵

法》把军队建设、战备与作战放在一起

论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

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

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

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还分析

“五事七计”来庙算战争；管子强调军队

要做到无敌于天下，就要在经费、武器、

兵士、管理教育、军事训练、情报、策略

等方面强于敌人；《司马法》强调军队编

制要保证最大限度提高战斗能力，“凡

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

久，皆战则强”。这些都是从打仗的角

度来看治军。历代兵书，如《孙子兵法》

《吴子》《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等，

几乎都有建设和备战的专门论述，各自

从军队指挥、训练、兵员、兵器、工程、后

勤，以及政治、经济等与军队建设、军事

治理相关的角度论述建军治军与备战

胜战的关系，体现了战斗力标准和为战

施治的治军价值追求。我们党向来强

调围绕打胜仗开展建军治军活动，把战

斗力有效供给作为建军治军的使命所

系。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应从“备战求

胜”中汲取丰富营养，强化向战而治、为

战施治的使命引领，坚持战建备统筹，

围绕战斗力供给推进军事治理活动，催

生先进战斗力。

厉行“遵道尚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治国有道”

“治军有道”，并将治国治军之“道”创设

转化为律规制度之“法”，强调“治国尚

礼，治军尚法”。“凡兵，制必先定。”中国

早在夏商就揭开了以法度治理国家和军

队的帷幕，奴隶社会的治军思想，主要体

现在完善军事法典上，所谓“古者司马

法”，就是军队建设的法典，其内容包括

了军制、军容、军礼、赏罚等各种规定。

这些军事法典蕴含丰富的法治思想和深

邃的政治智慧。《孙子兵法》第一篇“计

篇”的开始，就明确地把“法”看作是决定

战争胜负的五大要素之一。《吴子》提出，

兵不在众，以治为胜。尉缭子认为，昔日

齐桓公、吴子、孙子等能以“兵少”称霸，

而现在的国君却不能以“兵众”成名，主

要原因是缺乏治理军队的各种制度。《吕

氏春秋》考察军队治理的情况发现，凡是

治理得好的军队，总是把法制建设看得

极为重要，“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

乎天下，贵乎天子”“其令强者其敌弱，其

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

于彼矣”。《管子》言“道法行于国”。荀子

言“法者，治之端也”。《韩非子》言“以道

为常，以法为本”。这些都是强调法对于

治国治军的极端重要性。依法治军是我

们党建军治军基本方式。全面加强军事

治理，应从“遵道尚法”中汲取治军思想，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强化全军

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发挥好法治的引

导、规范、推动、保障作用，推动治军方式

“三个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

设法治化水平。

追求“变法图强”

军队建设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

学技术进步为前提，富国强兵则是军队

“变法”强有力的牵引。我国历史上，夏

代就建立起了以地域、财产为基础的奴

隶制国家军队，“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有田一成，有

众一旅”。商代晚期，为适应对内镇压

和对外征战需要，开始有了“师、旅、行”

的 固 定 军 事 编 制 ，至 西 周 时 期 形 成 了

“军、师、旅、卒、两、伍”的编制系统，被

兵家看作是“军之大刑”。赵武灵王顺

应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

趋势，“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赵国

的 军 力 大 增 。 商 鞅 变 法 建 立 军 功 爵

制，健全户籍，什伍编组，秦军兵力大

增 ，一 统 天 下 。 王 安 石 变 法 推 行 置 将

法，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将领，专门负责

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并推行

保 甲 法 ，保 丁 农 闲 时 集 中 接 受 军 事 训

练，北宋国力有所增强，积弱局面得以

缓和。晚清洋务派开展“师夷长技”的

“自强”运动，本着“自强以练兵为要，

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的指导思想，推行

军事变革，发展先进武器装备，采用西

法改革军制、创练新军，推动了近代化

军队的建立。改革是决定我军发展壮

大 、制 胜 未 来 的 关 键 一 招 。 全 面 加 强

军事治理，应从“变法图强”中汲取创

新 智 慧 ，把 改 革 作 为 解 决 军 事 治 理 矛

盾 问 题 、驱 动 军 事 治 理 创 新 突 破 的 必

由之路，深入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运用

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军事治理实践中

存 在 的 矛 盾 问 题 ，推 动 军 事 治 理 能 力

和水平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

学院）

汲取中华传统兵学治军智慧
■刘志兵 顾 喆

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推进

理论创新创造、充分发挥先导作用，是近

百年党领导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历史经验，是新时代人民军队伟大变革

的实践启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

论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

多领域多方面入手，其中关键之处就是

要牢牢把握军事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

坚守理论魂脉、文化根脉、精神血

脉。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揭示了军事

科学领域的客观规律，提供了认识战争、

驾驭战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党领导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是发展

军事理论必须坚守的理论魂脉。中华优

秀传统军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蕴含了丰富的武备筹略、用兵韬略和治

军方略，是创造军事理论不能抛弃的文

化根脉。人民军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从实践中探索规律，创造了“十六字诀”

“十大军事原则”等一系列军事理论和战

略战术，是创新军事理论必须继承的传

统血脉。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党的核心、

人民领袖、军队统帅带领全军在深入进

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中所形成并丰富

发展的科学军事理论，是指引人民军队

在新时代有效履行“四个战略支撑”使命

任务的思想宝库，本质上就是新时代党

的军事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蕴

含着马克思主义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根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军

事理论研究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特别是坚持用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指导军事理论创新各领域和全过

程，使军事理论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

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

来。战场是军事理论的运用空间，指明

了其服务打赢的价值取向。面向战场，

就是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深化战争和

作 战 问 题 研 究 ，加 强 核 心 作 战 概 念 开

发，把战争制胜机理真正搞清楚，把与

谁打仗、在哪里打仗、怎么打仗切实搞

明白，加快发展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理

论和作战思想。部队是军事理论的运

用 主 体 ，蕴 含 了 其 创 新 发 展 的 智 慧 源

泉。面向部队，就是要破解部队建设和

发展的难点问题，立足部队战训实践发

掘军事理论的生长点和创新源，提出让

部队官兵看得懂、用得上的知识、观念

和方法，用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升华中

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未来是军事理

论的运用时间，规定了其前瞻先导的基

本属性。面向未来，就是要抢占“寂静

战场”的战略制高点，构建适应时代发

展和战争形态变化的“未来学”，充分彰

显军事理论塑造未来的引领功能。在

“ 三 个 面 向 ”中 ，面 向 战 场 居 于 基 石 地

位，它是军事理论要面向部队、面向未

来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面向部队、面向

未来则是军事理论面向战场的必然要

求，三者有机统一于加快军事理论现代

化的前进方向中。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

变。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

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

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

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

改变甚至变革。”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

创新，都带来战争形态新的转变，也强制

性地要求作战双方的对抗方式升级进

阶。在这条逻辑链路上，科学的思想观

念发挥了中心环节作用，推动和塑造了

科技之变引发战争之变和对手之变的发

展进程。面对“三个之变”，军事理论研

究必须紧盯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

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窥见战争形态演变

的端倪，研判作战对手的动向，以主动识

变应变求变赢得军事理论创新的“先期

作战”。

攻克理论急中之急、难中之难、艰中

之艰。军事理论研究，既是理论问题、认

识问题，更是实践问题、行动问题。时代

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主义

军事家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

推进理论创新的。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期盼，也是

我军建设的时代课题。在前人那里找不

到模板，也不能套用外军的翻版，迫切需

要对新的事实作出新的分析、概括与抽

象，需要理论创新在新起点上再出发，用

军事理论之“矢”射中强军实践之“的”，

打通攻坚冲刺路上的关节堵点。要坚持

问题导向，理论创新需要循着作为“时代

声音”的问题展开，紧扣战之所指、建之

所向、备之所需，聚焦全局性、根本性的

重大问题，回答好战建备一体推进的实

践之问。要立足实践提炼，扎根于战建

备的具体实践之中，善于从中总结新鲜

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

成果，让理论研究与战建备创新实践同

频同向。要坚持研用一体，适应作战理

论更新快、周期短的需求，形成“提出问

题—实验评估—试训演练—部队应用”

的作战理论创新闭环，突出部队战训实

践检验理论、反哺理论的实证环节，实现

研用互促共进。要构建包括发现、遴选、

培育、运用多环节于一体的全链路管理

机制，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以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提升军事理

论转化运用的效能。

把握军事理论研究内在要求
■郭松岩 冯金波

群 策 集

谈兵论道

挑灯看剑



习主席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
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
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治军历史，在
长期治军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体用贯通、兼
容并蓄的军事治理传统和治军文化。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需要从这些丰富而优秀的治理传统和治军文化中汲取智慧
养分，努力培育适应时代发展、服务强军实践的新时代军事
治理文化，助力中国特色军事治理厚积薄发、行稳致远。

引

言


